
1977年的寒假，我15岁，上初二
（当时小学五年制，初高中都是两年
制），因为之前有过跟村上成年人长
途骑行贩运的经历，这次父母跟我商
量，准备让我“跑单帮”，还问我敢不
敢？我心里直犯嘀咕：说敢吧心里有
点发怵，说不敢吧又怕让父母失望，
于是，我便硬着头皮答应了。也许大
家会问，你父亲还有你的两个哥哥为
什么不去，非要你这个老小去？当
时，大哥在部队已超期服役，二哥也
于当年走进了军营，而父亲除了要种
好自家五六亩自留田外，还要参加生
产队集体劳动，尤其到了冬季，几乎
每年都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参加
冬修水利劳动（挖新河或疏浚老河），
所以，有时家庭的“重任”也会落到我
稚嫩的肩膀上。

这次母亲让我到无锡卖一趟鸡
蛋，而鸡蛋来源得靠到市场和农户家
收购，从中再赚些差价。为了早日让
我成行，连续几天母亲总是起早贪黑
去市场，走村串户跑农家，三天后母
亲收购了2000枚苏北正宗土鸡蛋。
到了出发那天，母亲天不亮就起来装
篓，为了减轻途中损耗，母亲买来砻
糠，然后一层砻糠一层鸡蛋排列有序
铺放在两只硕大的竹篓里。我起床
后，便与母亲一起吃力地将两大篓鸡
蛋架上了永久牌自行车后架两侧并
用绳索加以固定。初步估算这两大
篓鸡蛋毛重也要达到七八十公斤。
装好车后，母亲依依不舍、有些担心
地把我送到了村西头，而我今天的目
的地是70公里外的无锡惠山区的一
个农贸市场。

这天早上八点多钟出发，到下午
三点多，我离卖蛋的农贸市场还有一
个多小时路程才能到达，我心想再苦
再累再困我也要争取赶上今天的晚
市。于是，我顶着寒风、迎着沙尘埋
头拼命地蹬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
我依然闷着头向前骑，根本不懂什么

“绿灯行红灯停”的交通规则，被正常
右拐通行的一辆三轮车猛地撞了个
正着，我的自行车顷刻轰然倒地。我
傻傻地望着从蛋篓里汩汩流淌出的
蛋清蛋黄，欲哭无泪，心在流血，全身
颤抖，几乎停止了呼吸……不大一会
儿，交警赶来了，在围观市民的协助
下把我的车连同我一起扶起。经过
现场目击者访问，交警判定我全责，
并放行了撞我的那名男子。

站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我举目
无亲，望着还在滴落的鸡蛋篓子，眼
泪终于止不住地往外涌。随着围观

市民的远去，感觉自己更加孤立无
援，但我马上明白过来：再难过再哭
泣也无济于事。我强忍住眼泪，昂起
头继续赶路，终于在下午五点半左右
赶到了无锡惠山农贸市场，很快在鸡
蛋专卖区找到了一个摊位开启了人
生第一次“跑单帮”的买卖。可问题
接踵而至，经过我的清理后发现，刚
刚那一撞，起码有五分之一的鸡蛋破
损，更可怕的是，破损后的蛋液与砻
糠像黄色的大便一样又将没破损的
鸡蛋黏在了一起，如此这般，我的两
大篓鸡蛋一点卖相也没有。我心急
如焚，原本五分钱一只的鸡蛋，破损
后以一分钱一只或直接送人的方式
快速处理；把没有破损的鸡蛋用毛巾
一只只擦拭干净再卖。一番折腾后，
天也黑了下来，农贸市场里的人也渐
渐稀疏，不少商户、摊主要么回家，要
么打烊。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推着沉
重的自行车，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附近
找了一家三毛钱一晚的浴室住了下
来。简单洗漱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心里总担心这趟买卖会不
会亏本？会亏多少？又将如何面对
含辛茹苦的父母？也许这一天经历
了许多不顺，也许一路骑行太辛苦
了，我真的太累了，稀里糊涂一觉睡
到大天亮。

想到还有一大半没有卖完的鸡
蛋，我赶紧穿衣推车来到原位，壮了
壮胆，学着大人的样子大声吆喝叫
卖，也顾不上脸红到了脖子的窘相。
尽管昨天我对部分鸡蛋做了清理擦
拭处理，但一夜下来又有不少鸡蛋黏
在一起，我只好不停地解释并将一只
鸡蛋打开放到一个瓷杯里向顾客展
示它的新鲜度和正宗苏北草鸡蛋的
纯正度。我不遗余力地叫卖推销加
上我的诚实可信，的确打动了不少消
费者，有些人还亲切称呼我为“可爱
的小江北”。一个多小时后，70%的
鸡蛋被我卖掉。为了尽快卖光早点
回家，中午、下午我都没有离开摊位，
只要有经过我摊位前的人，根据年龄
层次的不同，我都亲切地叫他们一
声，向他们推荐正宗苏北草鸡蛋。你
还别说，经过我的这番努力，效果还
是很明显的。下午三点不到，我的鸡
蛋全部卖光了，来不及盘点，我便跨
上自行车向着北方、向着长江、向着
老家的方向进发。

傍晚六点多钟，我已顺利到达了
江阴中部小镇璜塘，掐指一算到江边
还要一个小时，摆渡需要半个小时，
上岸后靖江距我老家还得一个半小

时，如此算来我将在晚上九点左右赶
到家。我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起来：担
心晚上黑灯瞎火会迷路，担心父母不
放心，担心路上遇到什么“鬼打墙”
（小 时 候 最 怕 老 人 们 讲 的 鬼 故
事）……我越想越怕，越怕越不要命
地蹬车，虽说是冬天，但我一点也不
觉得冷，眼睛的余光都能看得见我领
口处向上冒出的热气，额头上的汗珠
时不时地滚到嘴里，味蕾体会到了淡
淡的咸味。大约骑行到江阴璜塘北
边的一个小村落，一个在井边洗菜的
大娘冲着我惊呼起来：“哎哟，不得
了，江北人你快下车。”我吓了一跳，
猛地把车刹住，愣愣地站在离大娘三
五米的地方不知所措。大娘见我一
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大声补充道：“你
看看你眼门前全是血，快过来，我来
帮帮你。”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下意识
地看了一眼胸襟，发现已被热乎乎的
鲜血染红了一大片。估计是我这几
天过于劳累，今天骑车时间又过长，
用力也过猛才导致我鼻腔大出血，我
还一直以为是汗水呢。见出了这么
多的血，我也被吓蒙了，大娘紧走几
步上前一把扶住我，我顺势将自行车
斜靠在马路边的一堵墙上，大娘搀着
我来到井边让我躺下，随后吊上来一
桶井水，用手掌蘸着一次又一次轻轻
敷拍着我的额头，以此达到降温止血
的目的。然而，十多分钟过去了，止
血效果依然不是十分明显，大娘有些
急了，扯着嗓门大声叫道：“老头子，
你快点过来。”大娘老伴分分钟就赶
到，大娘吩咐他快回家拿点棉花来。
老爷子旋即从家中取来了棉花，老两
口很快把我的两只鼻孔堵住，并继续
往我额头上敷井水，还别说，这土办
法还是比较灵验的，不大一会儿，在
素昧平生、爱心满满的老两口的全力
救助下，鼻血终于止住了。

告别了大娘大爷，跨上自行车缓
缓地向家的方向进发，耳畔回响着临
别时大娘大爷一遍又一遍的叮咛：

“孩子，回家途中要慢慢骑，千万不要
太使劲，防止再流血。”

这天晚上快十点钟，我终于到家
了。母亲知道我今天应该会到家，但
没想到这么晚才到，看得出她的内心
是惴惴不安的，她没有睡觉一直在等
着我。油灯下，我把第一次“跑单帮”
的境遇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
心疼不已，搂着我哭了，我也哭了。
事后盘点，这次“跑单帮”贩鸡蛋，吃
苦受累不算，还赔了16.5元，但母亲
一点也没怪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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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一凡爷

2023 年 崇 川 区 投 资 约
14.5亿元，对40个老旧小区实
施改造，惠及近两万住户，我家
所居住的千禧园社区棕榈园小
区也在其中。

去年春节后，社区就邀请
小区业主代表召开专题会议。
大家对规划方案提出了许多切
实可行的建议。其后整个违章
建筑拆除工作较为顺利，所有
违章建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全
部拆除完毕。有一次，施工单
位不慎将地下自来水总管压
坏，造成小区停水，施工单位立
即组织抢修，社区也联系消防
单位用消防车送水，大家排队
取水，也毫无怨言。因外墙粉
刷需要，每家每户的室外晒衣
架都被拆除，而新的晒衣架要
在外墙粉刷完成后才能安装，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晾晒衣
物成了问题，但居民们都表示
谅解，全力配合改造工作。

小区改造不仅是外立面粉
刷、屋面防水、道路铺设等雪中
送炭的工程内容，还有雨污分
流、“三线”下地、新增垃圾分类
站、预埋新能源充电桩点位、绿
化全面升级提档等锦上添花的
项目。由于我们小区建房较
早，卫生间一般面积较小，所以
大多数住家都把洗衣机安放在
阳台上，而排水只能私下接入
雨水管。虽然这是不合规的，
但因为条件限制，结果也是“禁
而不止”。小区改造后，在每个
单元外墙阴角处都增设了污水
管，实施雨污分流，这样阳台上
洗衣机排出的污水，就可排入
污水管道，彻底解决了长期以
来生活上困惑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小区“三
线”乱拉乱接，蜘蛛网似的线缆
纵横交错。几家不同的公司都
有不同规格的线路，而且都是
露天的，满眼飞线，影响整个小
区的美观，还存在安全隐患。
在这次小区改造中，每个单元
在楼梯间重新单独布管，让所
有线路下地、进楼、入户，用户
家中重新布线。从根本上消除
安全隐患，净化了小区环境，深
得大家赞赏。

这次改造除成片有层次、
有造型的栽花种草整体布绿
外，凡能绿化处都见缝插绿，绿
化工程提档升级。小区中心地
点还特地用人造石材铺设了一
块偌大的活动场地，在场地南
端建造了一座造型独特钢木结
构的凉亭，盖有轻质透明的天
棚，亭内设有古色古香的石桌
石凳。还将零散的运动器械集
中布置，配置绿篱绿地，成为集
中健身功能区域。

经过近一年的施工，我们
小区改造终于圆满完成。这是
市委、市政府用心用情、扎扎实
实书写的民生答卷，是关乎千
家万户的精彩手笔，给广大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